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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 划 者 言

每一天 , 看着大街上脚步匆匆的人流 , 有谁知道 , 这些

陌生的面孔 , 有多少是从远远的地方赶来 , 像赴一场永恒的

约会似的来到这个城市呢 ? 没有人能数清 , 只有这些陌生的

面孔晃过来 , 又晃过去 , 不断地消失又重现。他们的故事 ,

一遍一遍地被说起 , 然后又被忘记。他们只是都市里最平凡

的一群人 , 他们默不作声 , 静静地守候着自己的日子 , 随时

准备反抗生活中的突如其来的一面。他们在别人的城市里活

着 , 他们用汗泪浇灌着别人的城市 , 去换回自己那独自的甜

蜜和幸福。

他们只是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工者。

随着改革开放在沿海的深入 , 越来越多的内地人群纷纷

走入打工的行列。谁能真正数清 , 在今天的中国 , 到底有多

少的打工者 ? 又有谁真正地了解他们的生活 , 他们的心态

呢 ? 也许 , 除了他们自己 , 再也没有谁了。

当我把“打工者心态实录”几个字写在纸上的时候 , 我

知道 , 一切并不是这样简单的了。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我的所

有打工的朋友 , 他们纷纷表示出了鲜有的兴奋。打工的苦 ,

打工的泪 , 打工的笑 , 有多少人为之动容 , 然而 , 又有多少

人对此漠视 , 甚至鄙视。多少人只看到了都市的高楼红袖 ,

只看到了夜市千灯 , 而从没想过这一切后面那些流汗劳作的

人们。

于是就有了 《南方战争》、《漂泊红颜》、《春梦无痕》、

1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《爱情病了》 这四本书。这几位作者更是南方打工文学行列

中的黑马 , 他们的名字和作品在众多打工仔打工妹之间纷纷

流传。

他们记载的不仅是打工者的欢笑与泪水 , 更多的是他们

眼前的无奈与真实。在赤裸裸的金钱面前 , 在唯利是图的老

板面前 , 在轰声喧天的车间里 , 在⋯⋯这些来自异乡的打工

者 , 是城市里一个真正沉痛的一个族群。也许 , 他们并没有

惊天动地的举动 , 但他们默默地在奋斗着 , 为自己 , 也为这

个生存的城市。

然而 , 在这一切后面 , 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些人的堕

落与另一些人的自甘堕落 , 为钱、为名、为了享受。多少打

工者为了明天流汗劳作 , 一分钱一分钱地在增添积蓄 , 又有

多少人为了金钱 , 铤而走险、自甘堕落⋯⋯

这些文字不仅是来自打工部落的残酷写真 , 更是让人们

警醒的警钟。人潮人海中 , 多少面孔 , 为了生活而四处漂

泊 , 而在艰难的漂泊中 , 有多少苦多少痛要去承担。这是每

个打工者都面临的不争的事实。

让人感动的是 , 当我把这一想法告诉我身边的打工朋友

时 , 他们每个人都给了我莫大的支持 , 这四本书的作者蒲

钰、岳勇、罗德远、任朋友自不必说。还有更多的打工朋友

为我提供了这样那样的帮助。比如罗珍、张民、艾跃、张权

等 , 均给了我不少的支持。更有无数的打工朋友给这些书的

作者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, 才有了今天这些文字的出版。

每个人都走在路上 , 每一个人都过得不容易 , 但愿明天

的日子会更加美好。但愿 , 通过这些文字的出版 , 会有更多

的人会来关注他们 , 关注他们的奋斗、关注他们的生活、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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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他们的情感与心灵。

肖祥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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愤怒的流浪诗人

明子身着牛仔衣牛仔裤 , 背着一个不大也不小的牛仔

包 , 潇洒地在市场那熙攘的人群中走来窜去。看他那副高傲

狂放的神态 , 真像一个凯旋归来的角斗士。

明子是今天早上炒了老板鱿鱼的。

此刻 , 明子心里正酣畅淋漓的回想 , 并附以狠狠地咧

骂 :“妈的 , 炒鱿鱼并不是老板的专利 , 譬如我明子 , 也可

以做他妈的一两回大厨师 !”

早上 , 明子去找老板 , 一步三摇从办公室这头开始 , 见

到一个女文员便弹一下响指 , 并附送了一个优美的飞吻 , 搞

得有几个平时不苟言笑的女孩一脸的绯红。明子嘴角就有了

笑意。

老板对明子的突兀而至十分不快。当时 , 老板与年轻的

女秘书正紧紧地搂在一块 , 练习人体按摩。明子没有敲门 ,

径自推开门后 , 女秘书便如几万牛顿弹力的弹簧般 , 熟溜至

极地弹出了老板那排骨毕突的瘦怀。

老板唇上两撮猴毛硬硬直直地翘了起来。睁大一双三角

眼。“明子 , 有咪也事 ?”

明子吐掉烟头 , 抬腿寻仇般狠劲跺灭 , 以一种嘲弄的口

吻说 : “尊敬的老板阁下 , 知道你们资本家中意食海鲜 , 在

下虽被你解放得裤衩都买不起 , 但仍想送你一盘炒鱿鱼。”

随后作出点头哈腰状 :“老板 , 请笑纳。”

老板像看外星人似的盯着明子 , 干涩地“嘿”两声 , 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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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情比哭稍好看一点点。“明子 , 你开啥玩笑 ? 你确很有才

干 , 可我重用了你 , 让你有了发挥能力的地方。”他看了看

明子 , 不像是开玩笑 , 情急之下又“嘿嘿”两声 , 说 : “如

果你真为工资 , 好 , 这月起加三百元。明子 , 两千八了 , 留

下来吧 ?”

“炒鱿鱼不是炒鱿鱼 , 根本无道理可讲无条件可谈。这

话是你昨天炒阿兰时说的吧 ?!”

阿兰今年刚好十八岁 , 赣南人。高考落榜后便来端城投

靠她的堂叔 , 来了才知堂叔两个月前已远去上海打工 , 不知

所措的阿兰在街上盲目瞎走的时候 , 凑巧看到了明子所在濠

达玩具厂招工。本来招工条件是非熟手不要 , 但有业余爱好

的老板看到这么个水灵灵的女孩儿 , 破例收了进去 , 心里打

着如意算盘 , 想时机成熟后 , 便威逼利诱把阿兰拉到他那张

席梦思去颠鸾倒凤。有关他那张席梦思 , 不知有多少女性与

他在上面欢蹦乱跳过 , 自愿的或不自愿的 , 目的一个为了保

住工作 , 直白些 , 钱也。在老板意念中 , 与这么水灵的处子

交欢是多么难得的人生意境呀 ! 老板就这么动心荡魄天天拨

拉着他那满是色情流荡的算盘珠子。算盘终归算盘 , 老板拨

拉了许久都未能拨响 , 在羞怒的心情下 , 他作出了炒鱿鱼的

决定。看着这么鸟语花香般迷人的女孩在自己眼前飘来晃

去 , 作为掌管她饭碗的人却无缘沾染一个指头 , 老板有一种

亡国的屈辱。他无法容忍这种屈辱。

阿兰读书时就有作品在家乡刊物发表 , 进厂后很自然地

与在厂东打文学圈内已小有名气的打工诗人明子相识了 , 阿

兰向明子辞行时 , 明子还大吃了一惊。阿兰在濠达厂仅是一

名普通员工 , 就是工作上出了错误要炒她 , 也得车间主任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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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见由他这个厂长签字 , 上报经理就是。他很费解老板有那

么好心情亲自炒一个普工 , 于是去找老板。然而老板没容他

多说什么就冷冷地堵住了他 : “炒鱿鱼就是炒鱿鱼 , 根本无

道理可讲 , 无条件可谈。”阿兰一来就进厂 , 在整个端城 ,

除了早走的堂叔 , 她一个老乡都没有 , 乍一出厂 , 落脚处都

没有。明子加完班后准备带她到城东一个表姐处 , 顺便看有

无厂家招工。

正走着 , 阴暗巷子的拐角处窜出四个肓流 , 两个手持匕

首对准明子咽喉 , 另两人淫笑着向阿兰拥过去 , 在微明的夜

色中 , 明子清楚地看见阿兰那两道绝望惊恐的目光。明子镇

定了一下情绪 , 沉声说 : “兄弟 , 我是濠达厂的明子 , 在这

地面还算个讲义气的 , 望几位卖个面子 , 有啥困难尽管开

口。”那几个人一听 , 齐齐停止了举动 , 道了声 :“得罪”便

散了去⋯⋯

假如昨夜不是自己 , 阿兰的后果真不堪设想 , 甚至一个

正鲜花般的女孩就会由此香消玉损 , 想到这里 , 明子感到一

种愤怒之火压在心底燃烧 , 他指着老板的鼻子凶巴巴地说 :

“你现在就给我一万元 , 我也要炒你鱿鱼。你个狗日暴发户 ,

以为有钱就可以嫖三奸四 !”

在熙攘的人群中窜来窜去的明子意态狂放 , 自我感觉如

一匹来自北方的野狼。

游荡了一整天 , 黄昏时分 , 他肚子咕咕提醒应该添加一

点维持生命的东西。必须最合口味 , 他想 , 否则宁愿眼睛停

止转动脉搏停止跳动。鱿鱼固然属于生猛海鲜之类 , 但绝不

要。因为炒鱿鱼这盘菜是最不受打工一簇的贱嘴或雇工一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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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金嘴所欢迎。虽然在某些情况下雇工一族喜欢把这道菜馈

赠给打工一簇 , 看着打工一簇强咽它时的痛苦样 , 雇工一族

心里就很快意 , 比死了他那八十多岁 , 吃闲饭、老态龙钟大

煞家庭风景的邋遢老娘还要欢心。

明子坐在一家小酒楼一角 , 叫了两个合口味的小菜 , 就

着渐渐垂下的暮色对付着肚里的饥饿。吃了一会 , 他端起高

脚杯轻轻喝了一口 , 微微摇了几下 , 杯里半黄半透明的啤酒

就晃荡起来 , 一小圈一小圈的涟漪扩大了又消失 , 又起 , 扩

大了消失⋯⋯明子突然捉到了一阵灵感 , 不禁细声吟哦起

来 :

半透明的杯中/ 半透明的生命/ 你有否美丽的源头/ 有否

舒缓的歌唱/ 飘荡是一种尘世之痛/ 而你是否承接我/ 半透明

的杯干/ 给我一处/ 驿站的暂时住宿⋯⋯

明子吟到“住宿”两字时 , 灵感嘎然而止 , 一下想起了

一个痛的问题 : 今晚该在哪里住宿 ?

南方已成了一个繁庶之地 , 可是这里遍处钢筋条水泥地

板 , 连人情也他妈的冷冰冰让人感觉不到一丝、哪怕仅有一

丝阳光的温暖。没有暂住证 , 随时会被如狼似虎的治安逮

住 , 关进铁条构成的房子里 , 叫你亲友破费来取 , 三百五

百 , 千儿八百 , 治安只顾呲牙咧嘴 : “不好意思 , 欢迎下次

再来。”明子本有暂住证 , 老板代办的 , 所以今早辞工时 ,

老板言词相激 , 他义无反顾 (一时愤怒无比 ?) 地摔给了老

板。

“妈拉巴子 !”明子狠狠地吐了口唾沫。

住旅店 ? 刚生起这个念头 , 明子就在心底把自己骂开

了 : 你他妈穷打工仔一个 , 够格住那连通铺每晚都要 5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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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房间么 ? 明子来自云贵高原深处 , 那地方穷得真够级别 ,

水电路三不通 , 人年均生产总值不足三百元 , 明子读中学、

大学 , 会家四个壮劳力不分日夜作供他 , 待到毕业时居然欠

下了三四万元的债。四年前南下就进厂做管理 , 后来跳至濠

达厂做厂长 , 每月都在两千元以上 , 但他的零用线比许多普

工还少。他不但要还债 , 并且要让家人的生活逐日改善 , 还

有他心中早有个出书的梦。

本性狂放不羁的明子闷闷地喝着啤酒。

他闹不清啤酒是什么牌子 , 他猜想 , 是蓝带 ? 珠江 ? 还

是生力 ? 他暂时放下住宿的烦恼 (困扰 ) 用舌头一卷一伸地

咂试 , 总得不出个所以然。他笨就笨在不提过啤酒瓶看一

下。他在心里狠狠地说 : “我偏不看 , 他妈的 , 我偏偏就要

用舌头咂试出来。否则 , 还流什么浪做什么流浪人 !”

就在他焦灼地徜徉在啤酒是何种牌子这个问题时 , 耳旁

传来了银铃般动听的声音 :“明子 , 一个人喝闷酒呀 ?”

明子抬起惘然万端的脸循着声音望去。待看清来人后 ,

明子的心不由巨烈一颤。来人名叫秀子 , 不知何时已坐在了

明子年坐的桌边 , 双手拄在桌上撑住正颌 , 美丽的凤眼正盯

着他。嘴角无法掩饰十分欣喜的神色。

秀子来自内蒙古 , 有着北方男儿的豪爽与胆魄 , 她父亲

是一个少数民簇县的副县长 , 她来南方绝不是为了挣钱 , 而

是想在被传媒渲染得热火朝天的南方来体验生活。明子是一

个英俊倜傥、富有才华的青年人 , 秀子一进厂便动肺的爱上

了他 , 并以北方惯有的风格大张旗鼓地展开了猛烈的攻势。

那阵儿 , 明子为了心为的想法能够付诸实现 , 无线也无心经

营爱情 , 同时他也深知 , 无论观念怎么更新和豁达 , 秀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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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都会布下难以逾越的障碍 , 就算秀子为了幸福的爱情 ,

置一切不顾 , 但若真正走到这一步 , 秀子绝对会感受着一份

失去亲情的痛苦。所以明子一直理智 , 甚至说是残忍地拒绝

着秀子的靠近或自己靠近秀子。

万般望之下 , 秀子跳到了一家自行车厂。她想换个环

境 , 不再天天都得与明子碰面从而冷却自己那颗狂热的心。

开始几天 , 因了那种失电的悲伤笼罩着 , 她倒没怎么去想明

子。可连续多日不见明子 , 心里竟然有种想绝世的念头 , 于

是她不再顾忌什么 , 只要一有想见明子的意念 , 一下班便会

骑上厂里才生产的新车包去濠达厂。明子不是铁石心肠 , 他

心被秀子的痴情震动了 , 他终于学会了一身已经衰老的流行

语言 :“只要曾经拥有。”

也就是在他俩的恋爱才显出一点点微末端倪的时候 , 明

子就为阿兰被炒一事了老板。

明子看清是秀子后没说什么复又垂下头 , 重新徜徉在那

个满是焦灼痛苦的问题中去了。他妈的到底是蓝带还是珠

江 ? 或者生力 ?

静静的。大约一刻后 , 那如珠滚玉盘的声音又响起 , 落

入明子耳中仿佛一片青葱竹林中响起悠扬的琴声 : “明子 ,

还没去找住宿吧 ? 上午打电话找你 , 得知你出厂了 , 于是租

了间房子后 , 就出来找你⋯⋯”

明子一听住宿有着落 , 猛然抬头给秀子一个粗糙的飞

吻 , 随即提过啤酒瓶一看 : “哇 , 是他妈蓝带。洋不洋土不

的玩意儿 !”

秀子先被他的飞吻闹了个大红脸 , 心里窃羞且喜 , 而后

又被这番不着边际的话搞得满头迷雾 , 大大的凤眼在他脸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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咕嘟转个不停。

明子扬声招呼 :“再来瓶酒 , 国产珠江。”

他自个到台架上挑先了一只有好看的花纹的杯子 , 用开

水连冲了几次 , 递给秀子 , 给杯子注满酒 , 并举起自己的酒

杯 : “秀子 , 来 , 为我们今晚同宿干杯。”说罢仰头一饮而

尽 , 嘻嘻地笑 , 一脸恶作剧的表情。

秀子羞红了脸羞答着说 : “你别老这么滑舌 , 让人家好

难堪的哟 ! 人家可是巴巴心心地来找来 , 你就正经点好不好

嘛 ?”

明子的心子颤一下 , 收起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 , 一脸感

动。“秀子 , 你太好了 !”明子情不自禁地伸手轻轻握住了秀

子那纤细的小手 , 柔声问 :“秀子 , 你恋爱过么 ?”

秀子微微挣了下 , 双颊更是红艳 , 轻轻摇头 , 反问 :

“明子 , 你知道恋爱是怎么回事吗 ?”

明子哑然失笑 , 不知道怎么回答 , 他的恋爱史还是一片

空白 , 他起身拉着秀子去结账。

明子从钱袋中抽出张四巨头 , 在双唇涂得象猴子屁股般

的收银小姐面前扬了扬 , 自己算起账来 : “茶水免费 , 大米

饭 3 元。两个小菜 20 元 , 一瓶蓝带 1 元⋯⋯”左食指无聊

地弹着纸巾。

收银小姐从未遇到自己账的顾客 , 诧异地盯着明子。当

听到明子说蓝带 1 元时 , 忍不住跳了起来 : “什么 ? 蓝带 1

元 ? / 蓝带 4·5 元 , 你不要搞错 !”

明子“嘘”了一声 , 仿佛一种惯性 , 顺手用给收小姐一

个飞吻 , 他清楚地看见那个飞吻准确无误地落在收银小姐鼻

粱上那颗豆粒般大的雀斑上。“别慌 , 这种洋不洋土不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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玩意只值 1 元 , 国产珠江 7·5 元 , 一共是 31·8 元 , 有没有

搞错呀 , 小姐 ?”

收银小姐愣了愣 , 望着明子英俊的脸庞 , 嫣然有了一丝

笑意 :“先生 , 账是没有错的 , 但我必须告诉你 , 蓝带 4。5

元 , 珠江 4。5 元 , 记住了吗 ? 以后要少装洋相。”—

明子眼一瞪 , 不知会说什么讥语 , 秀子扯了他衣角强拉

着出店外 , 隐入绰绰约约的霓虹灯光 , 各种霓虹灯光闪烁着

现代都市无法且语言形容的诱惑。

多年了 , 明子的身心一直被沉重的生活迫压得好累 , 好

累。秀子自那天把他迎进出租屋后 , 两人就过起了小妻般生

活 , 她了解他 , 爱他 , 也就更心疼他。她没有家庭负担 , 在

厂里属高级文员 , 月薪足够两人生活所需 , 所以她要他休养

一段时间再去找工。

明子乐得享受着来自秀子的脉脉深情 , 正好利用这段时

间整理着已发表的诗稿 , 他心里极为渴望自己有诗集出版。

他已把整理好的手稿诗集取了个怪怪的题目———《爱情

与·诗歌的另一种辉煌》。他心里很感激秀子 , 是她给了他一

个走向梦想的空间和时间。

秀子躺在床上惺松着双眼 , 柔柔地问 : “明子 , 要怎样

才难让你的诗集得以出版呢 ?”

明子踌躇良久才嗫嚅回答 : “为了艺术 , 不出卖尊严和

个性是不行的 !”

“咦 , 什么意思 ?”

“我还有点钱 , 想请端城出版社那个社长干他几杯 , 时

下人们不都说‘茅台酒 , 交好友’么 , 同时 , 再请《端城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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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》 总编辑给明子镀层金 , 没有金 , 镀层铬也行 !”

“只能这样么 ?”秀子颤颤的声音城流淌着泛滥着一种令

人心寒的伤感。

除此之外又能怎样呢 ? 这个时代已经变得凡人无法捉

摸。无可否认 , 明子的诗已完全达到结集出版的水平 , 然而

这个浮躁的时代 , 艺术水平顶屁用 , 你说是精神激励、物颀

大享一张四巨头可让你的精神夹着屁股逃之夭夭 , 甚至摇头

晃脑趴在他面前。现实很美好 , 现实也很无奈 , 现实中每一

分每一秒都有一个苍凉怆酸的故事在诞生 , 并且掩盖在怨喜

交加的浮尘深处 , 时不时探出尖利的牙齿 , 噬咬人心。

明子双眼仿佛喷着火苗 , 同时两手紧紧捂住一阵阵绞痛

的胸口 , 提醒自己男儿有泪不轻弹 !

在端城宾馆一间豪华包厢里 , 明子向两西装革履 , 头发

油光可鉴的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举杯。“钱社长、胡总编 ,

能请到两位端城文坛扛鼎之人的大驾光临 , 敝人倍感荣幸。”

“哈哈 , 明子诗人过廖了。你经常向敝报投寄力作支持

我们的文艺副刊 , 受你之约岂有不来。今后还望明了诗人常

惠赐佳稿呢 !”《端城日报》 胡总编笑意盎然地说。“敝人写

诗多年 , 幸微有成绩 , 想出版一本诗集。你们两位 , 一是南

方出版界声威名隆的大家 , 一是新闻界的泰斗 , 相信会让敝

人获益非浅的。来 , 干杯 !”

三人一仰脖子 , 人头马去了半瓶。明子复斟满三个杯

子。

明子把诗集手稿推到钱社长胡总编两个面前。两人翻开

凑头齐观 , 第一首诗题为《冬日写你》 —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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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静凝一朵梅的姿式/ 间或坐下来写你/ 写你  只因雪落

的声音/ 爱是一个用心说的字眼/ 我早倾诉了给你/ 梅因了雪

才静美高洁

沐风浴雪的时候/ 我试着分析和理解/ 你雪的洁亮  梅的

心质/ 而后笑附你耳旁/ 轻轻抚摸你满头馨柔/ 轻轻  轻轻/ 轻

轻说  爱你

钱社长胡总编读完第一首诗后 , 异口同声地说 : “明子

诗人 , 你的力作已达到空前绝后的水平 , 你真了不起 , 真了

不起。如果真结集出版先由《端城日报》 给你报道一番 , 定

会成为今年南方甚或整个中国的畅销书集 , 将会成为继汪国

真、席慕蓉之后的又一诗歌热潮 , 或许后世编排诗历时甚至

会把它划成诗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。哈 , 明子兄弟 , 有劲 ,

真他妈有劲 , 不说这些 , 来干杯 !”

明子有种像听电影演员背台词的感觉。

三人又一仰脖子 , 人头马又去了半瓶。于是明子拧开另

一瓶给三个酒杯又给斟满了。

拧瓶盖时 , 明子觉得是在拧孔方兄的脖子 , 又像是在强

奸自己诗歌的贞操。他心里在咒骂 : “不是明子有劲 , 是他

妈人民币有劲 ! 操他娘个×。”

明子不知道心里在骂谁 , 或者该骂谁。

翌日 , 《端城日报》 头版头条居然是一则书讯 : 伟大的

爱情浪漫现实主义流浪诗人明子力作 《爱情与性·诗歌的另

一种辉煌》 一诗集即将出版。内容首先盛赞明子创作之艰辛

过程中不屈不挠。再说是本诗集将成为现代诗坛的一部经典

作品 , 欢迎诗歌爱好者勇跃购买云云。

第四天 , 整个端城各书店书摊显目位置多了一本装帧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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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精致的书 , 明子的诗集。

大概是有感于明子掏书的钱有一种亲和力 , 钱社长胡总

编决定免费在报社大礼堂为诗集举行首发式售书活动 , 拉来

了端城几位资深作家助阵 , 同时把明子推荐给端城作协主

席 , 要求吸收明子为该市作协首位外来工会员。

端城出版社钱社长抽了个空 , 亲热地拉着明子走到一个

偏僻的角落 , 脸上浮满邀宠的意味说 , 为了使这部诗坛经精

典之作迅速面世 , 他可是费尽了心神流干了汗。自那个晚上

与明子胡总编在端城宾馆喝完酒后 , 把诗集手稿带回出版

社 , 立即通知出版社各有关人员连夜返回出版社开工 , 由于

情绪激昂用力较猛 , 有几个电话键键居然按得没有了回弹

力。他顾不得向怨声载道的下属解释 , 只一味地催促大家制

版、发排、印刷⋯⋯为了赶印 , 他的七台印刷机连续四十多

个小时高速运转 , 为此有七台印刷机出了程度不同的问题。

更甚的是有三个工人竟然累得晕在了工作岗位⋯⋯

听着钱社长喋喋不休没个逻辑的讨说 , 明子不亢不卑地

插进一句话 : “可是 , 钱社长 , 我所付的经费不会太少吧 ?

如果有下次 , 我可以多给一点呀 !”

钱社长听得一愣 , 半响才打个哈哈 : “那是那是 , 下次

好说 , 下次好说。”

凡是在南方打过工的人 , 无一例外都会听到这样的传

闻 , 一些打工妹租房子未办暂住证 (或许是还未来得及办 )

被查夜的治安借故或温柔或粗暴地淫乱了一次 , 一些办了暂

住证的打工妹因不忍还在流荡的同乡姐妹露宿街头栖息桥洞

而留之 , 偏被查夜的治安遇到借故威逼或利诱的奸污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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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 ; 特别是婚前同居的恋人 , 倘若遇到查夜可就惨了。本来

好好一对恋人因情到浓处时熬忍不住那把情欲之火 , 饮食男

女本无可厚非 , 可查夜的治安硬是把其定为卖淫嫖娼。在端

城 , 处理卖淫嫖娼有两种人两种方法 , 其一是公事公办 , 该

拘留就拘留 , 该罚款教育就界款教育。其二是私心了结 , 要

么用钱开路 , 要么就让卖淫女与他玩玩。随着社会的发展 ,

“肉欲”这一行业也随着天时地利人和轰轰烈烈发展起来了。

现今 , 端城的治安经历了时代的洗礼 , 遇到此种情形便不再

热衷于钱了 , 钱只是白天的良朋 , 女人那方不提倡外露的神

秘领域才是人生最佳境界。

“哼 , 你们这些穷捞妹胆敢哼半声 , 本大爷叫你无立身

之地 , 赶你到发廊去做鸡 , 再来吃你这只鸡又再来罚你这只

鸡。”一个治安员挥舞着一只电棍 , 恶狠狠地对着缩在床角

全身索索发抖的阿兰和明子的表姐吼。

这个治安冲进来后 , 发现漂亮无比的阿兰除了身份证处

什么都没有 , 暂时连厂都没有 , 心里那个乐呀 ! 他蛮以为从

前那种屡试不爽的威逼利诱的手段能够在阿兰身上显灵。然

而 , 阿兰内心虽然有些儿恐惧 , 可她还是挥手拍掉了治安伸

过去的那双脏手。

恼羞成怒下 , 治安冲到床边 , 举起手中的电棍就向阿兰

胸部狠劲地戳了过去。阿兰下意识地一闪 , 被电棍砸在了左

肩上 , 在被电流击晕之前 , 阿兰痛得发出了一声凄厉无比的

惨叫 , 同时 , 明子的表姐也发出绝望的呼救。

叫声惊动了周围出租屋的打工人 , 不到一分钟门外就传

来喧闹声。刚用电棍把明子表姐击昏正准备行其好事的治安

一看这阵阵热 , 匆匆出门 , 同时拉低了帽檐遮住了上半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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